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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把車停在別墅的門口，這是一幢在密林深處的獨立別墅，附近沒有其它的房子。



我走過去輕輕的擰動門把手。



門沒鎖，推門進去，章妍正在廳裡面打電話，她約了一個女朋友和她的老公來吃晚飯，時間定的是晚上七點半。



我抬頭看了一下鐘，現在是下午兩點。



接著她又打了個定餐電話，才走過來擁抱了我一下，輕輕的接了個吻。



她顯得不像以往那樣迫不及待，但是有點激動不安的樣子。



我問她怎麼了，她笑了笑，沒有說話，而是讓我先到臥室去等候。



＊＊＊＊



我和她是在一年以前認識的。



很久以前，我就看過她演的電視劇，她演的女主角因為失戀而服毒自殺，穿著淺藍色的連衣裙，光著腳直挺挺的躺在床上。



從那時起我就喜歡上她了。沒想到後來我卻在一家高級夜總會遇見了她，她那時已經是影視界一個巨頭的夫人了。



跟幾年前比，她一點也沒變，還是那麼清純，身材勻稱。



我對她說我喜歡她，特別是她自殺後死在床上的樣子，她聽了後就留下了我的電話號碼。



過了幾天她打電話給我，叫我去給她服務。



那次她很滿意，以後就經常招我去。



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候，她都要求我把她剝光了綁起來，然後用電警棍電擊她的乳房和陰部。



當我捨不得下手時，她就高聲的叫罵。



我很意外，沒想到這個外表清純的女子會是這個樣子。



而每當我狠狠的電她，在她那白嫩的肌膚上電出道道焦痕的時候，她卻發出了興奮和刺激的慘叫。



每電擊一下，她就叫一聲，聲音越來越大，越來越慘，最後都變了調，而身子也隨著劇烈抽搐。



我停下來，她的聲音也變成了低聲的抽噎。



我問她疼不疼，她說不！我很滿足。



有時候繩子也會換成手銬，而電警棍則換成兩條通了電的導線，導線的盡頭用夾子固定到勃起的乳頭上。



有好幾次她都被電得暈了過去，把我嚇壞了，擔心她死了。



她喜歡經常變換一些花樣，捆綁的花式每次都要換，日式的，中式的，俄式的，法式的。



有時還要把她吊起來，而吊的方法也不一樣。



有時把四肢栓著吊起來，有時是繩子捆著腳踝倒吊，更多的時候是先進行日式龜殼綁，再吊到房頂上。



每次都把我搞得滿頭大汗，讓我傷透了腦筋，但也把我變成了一個捆綁高手。



後來我們就上了床。



就在這次以後，過了幾天，她把我叫去，遞給我一支槍，她說那是仿真槍。



然後她叫我把她五花大綁起來，這次她沒脫衣服，而是穿著白色高領無袖羊毛衫和深藍色緊身牛仔褲。



她踢掉高跟鞋，光著腳跪下來，低下頭，一頭烏黑的長髮垂了下來。



她上身彎曲，屁股坐在腳跟上，像一個真的死刑犯一樣。



她叫我向她開槍，她說：「槍斃我吧，好嗎？」



我對準她的後心開了一槍。



「砰！」的一聲，槍聲很大，把我的耳朵都快震聾了。



只見一股血花從她的後背飛濺出來。



她「啊！」了一聲，一頭栽在地上，頭頂在兩膝中間，屁股撅得老高，然後又向一旁翻到。



鮮血不斷的從她的背部彈孔裡流出，把地板都污染了。



她的身子不停地抽搐痙攣，雙腿亂蹬，喉嚨裡發出「咯咯」的呻吟聲。



幾分鐘後，她的抽搐停止了，雙腿也不再蹬踢，只有被綁在身後的手指時不時地動一下。



我嚇呆了，槍掉在地上。



我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眼睛直直的看著前方發楞，心裡一片空白。



這時，她突然滿臉血污的坐起來，眼睛往上翻，一下子坐到我面前，嘴裡說著拿命來。



我一下暈了過去。等我醒來的時候，她看著我哈哈大笑，說我是個膽小鬼。



然後她很認真的問我假如她真的死了我會不會奸屍？



我說不會。



她說那除非你不是個男人。



從那以後，我們就經常玩這種死亡遊戲。



每次捆綁吊打後，她都要我殺死她，而殺死她的方法每次都要改變，槍殺、絞刑、電刑、斬首，我們變著花樣玩。



有一次她想玩絞刑，我們共同準備了一個絞刑架，在上面掛上絞索，然後我開始剝她的衣服。



她故意掙扎、叫罵，用腳踢我。



我抓住她的腳，把她按在地上，撕掉她的衣服，只給她留下一雙黑色的絲襪，然後我把她捆綁起來，雙手綁在背後。



她幾乎全裸，這時她又跪在我的面前，祈求饒命。



我掏出陰莖，叫她為我吮吸。



她把我的陰莖含在嘴裡，臉上滿是討好的表情，用舌尖舔我龜頭的下部。



我的龜頭漲的很大，我一直頂到她的喉嚨裡，她呼吸困難，臉憋的通紅，幾乎窒息。



我射在了她的嘴裡，她吞下了我的精液，然後看著我諂笑。



但我不為所動，我拖著她的頭髮，把她拽到凳子上，將絞索套在她的頭上，然後收緊絞索。



她又開始哭泣，罵我是劊子手。



我不理，我抱住她的屁股，將臉埋在她的兩腿間，親吻她的陰部。



她問我是不是改變主意了。



我說不，這是最後的告別。



於是她開始高聲的尖叫。



我給她穿上黑色高跟鞋，對她說了聲再見，就踢倒了凳子。



她的身體吊到了空中，她雙腳拚命踢著空氣，身體隨著絞索來回晃悠，眼珠子瞪的老大，舌頭從嘴裡吐出來。



不一會兒，她的小便失禁了，她的腿也踢的越來越慢，最後抽搐了兩下，不動了，只是身子還在晃悠。



我又等了一會兒，然後用早已準備好的刀子割短了絞索，她掉到地上。



我立刻給她做人工呼吸。



當我確定她仍然活著並且已經清醒了的時候，我又開始扮演奸屍犯的角色。



我抓住她一隻腳的腳脖子，拎起她的一條腿，把她拖到浴室裡，丟進浴缸，用水把她沖洗乾淨。



再把她抱到睡房的床上，分開她的大腿，把她擺成一個青蛙型，然後把陰莖插進她的小穴裡。



她始終一動也不動，全身癱軟，任由我的擺佈。



只是隨著我的動作而動，好像一具真正的屍體一樣。



她非常喜歡這種這種窒息遊戲，而且在她被殺死後我再來奸屍，她喜歡被奸屍。



接下來是棄屍，我要把她赤身裸體的裝在麻袋裡，然後丟到房子裡的某個地方，比如雜物間，或者是廚房裡，和垃圾袋放在一起。



有一次，我乾脆找來一個垃圾桶，把她的頭彎到腿上，屁股朝下塞了進去，一條腿塞在裡面，只留下一隻腳伸出來。



事後她很興奮，她說她喜歡這種被當成垃圾一樣胡亂丟棄的感覺。



另外一次，我把她丟到游泳池裡，她背朝上在水裡泡了很久，只有屁股露在水面上。



我最後只好跳下去把她撈了上來，讓她躺在游泳池的邊上，完成了這次遊戲。



受到這次的啟發，她又開始琢磨淹死的玩法了。



還有一次，她找來三根管子接在灌腸機上。



我很納悶這幹什麼用，經她解釋我才明白了。



原來她要我扮醫生來保存她的屍體。



按照她規定的情節，在她受虐而死後，我把她的衣服剝光，放到桌子上，然後在她的嘴裡，陰道裡，還有肛門裡各插上一根管子，往裡面注防腐液，當然只是生理鹽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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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心裡想著她又有什麼新花樣了，一面向樓上的睡房走去。



推開門，我嚇了一跳。



睡房裡那張很大的床上並排躺著三具死屍，都是赤條條的，舌頭吐在外面。



我飛快的跑下樓，告訴章妍睡房裡有死人，她笑彎了腰，拉著我往樓上走。



走進睡房，屍體都坐起來了，我這才看清，她們是趙曉莉，林娜和諶穎。



她們現在都是赤身裸體，一絲不掛。



一下子看到這麼多影視明星，而且都光著屁股，我一下子愣在那裡，不知所措。



趙曉莉從床上跳下來說話了：「章姐，妳找的殺手這麼膽小，能嚇著菁菁和茹萍她們嗎。」



章妍說：「沒問題，他演戲挺專業的。」



我這是才注意到趙曉莉不像電影裡看的那麼瘦，她個子高高的，身上也挺有肉的，諶穎身材苗條，但胸很挺拔，兩個乳房翹翹的，很有彈性，不像是假的。



林娜個子也挺高，豐乳肥臀，是她們中間最性感的一個。



她們從來不演三級片，要看到她們的裸體可是真不容易，而我一次就看到了這麼多，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

章妍走過來，拉著我的手說：「她們你都認識吧？」



我結結巴巴的說：「都認識。」



她說：「一會還有兩個熟人來呢。」



接著她把她們的計劃講給我聽，原來李菁菁和丁茹萍兩個人要來喝下午茶，她們要我扮做殺手，看看能把她們兩個嚇成什麼樣子。



丁茹萍是我喜歡的女星，嚇唬她我很不情願，但章妍的話我又不能不聽，於是我接過她給我的槍，躲到雜物間去做準備。



過了約一個小時，章妍過來告訴我她們已經來了，叫我一會過去按事先說好的做。



我點點頭，定了定神，努力把自己想像成一個殺人魔王。



我外表清秀，怎麼看也不像個殺人犯。



我用手擰了擰臉上的肌肉，對自己說：「走吧，去殺死美女。」



我衝進了客廳，她們正在那喝茶聊天，看到我衝進去，趙曉莉先尖叫了起來。



我心裡好笑，臉上是凶神惡煞的表情。



我命令她們：「小姐們，到牆邊去，站成一排。」



章妍和諶穎帶頭向牆邊走去，李菁菁和丁茹萍一看也不敢貸慢，跟著走到牆邊，她們背靠牆站成一排。



這時林娜問我：「是搶劫嗎，先生？」



我說：「不，是謀殺。」



她問：「理由是什麼？」



我說：「不需要理由。」



諶穎用極其害怕的口氣問道：「要把我們都殺掉嗎？」



我用輕蔑的口氣說道：「妳可以選擇第幾個死。」



這時章妍開口了：「先生，一定是有人指使你做的，能告訴我是誰嗎？」



看著她們那極專業的逼真表演，我不由得想開個玩笑：「好吧，既然妳們就要死了，我也不妨告訴妳們。是妳的先生讓我來殺妳的，她們算趕上了。」



聽到我這話，丁茹萍的身子晃了一下，臉色變得蒼白。



我一面心疼她，一面又為自己的演技感到得意，更加賣勁的表演起來。



李菁菁突然拍著手大笑起來：「我知道了，這是愚人節的節目，今天是愚人節。哈哈哈哈。」



我也想起來今天是四月一號。



眼看就要穿幫，必須把局面扭轉過來，我用極其嚴厲的口吻對她說：「住嘴，小姐，這不是開玩笑！」



說完，我轉過身，把槍口對準了章妍，我這時才注意到她穿著藍色的連衣裙，光著腳，一如她在我和她說過的那部劇中的打扮。



我沒有多想，對準她扣動了扳機。



槍聲響了，在她那高聳的胸脯上出現了一個醜陋的黑色彈洞，鮮血狂噴而出，她用手按住彈孔，臉上露出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，全身顫抖著，慢慢的向前倒下去。



看著姿態優雅地躺在地上微微抽搐著的她，我心裡稱讚她演技優秀。



這時李菁菁停止了大笑，呆呆的站在那裡，看著章妍身子底下那漸漸流淌開來的一大灘鮮血。



而丁茹萍則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胸口起伏的大口喘著氣，看來她們被震住了。



我把槍口又對準了趙曉莉，她今天穿了一件白色T恤，淺藍色牛仔短裙。



只見她跪下來，雙手合十，用她那特有的快節奏的語氣對我說話，說的話語無倫次，不知所云。



這也是她語言的特色之一。



我對她說了聲對不起，就開了槍，子彈擊中了她的左乳最豐滿的地方。



只聽她短促的叫了一聲，身子一震，便撲倒在地上，開始痛苦地翻滾著掙扎。



我覺得她的表演不夠藝術化，和她的名氣不太符合，不過逼真是最重要的。



下一個我選擇了諶穎，今天她上身穿一件合身的紅色無袖毛衣，下身穿一條深藍色緊身牛仔褲，顯得很是俏皮。



只見她楞楞的看著我，嘴角帶著一種嘲弄似的笑容，似乎在說：「來呀，開槍呀，打我呀！」



我冷冰冰的說：「妳真漂亮，諶小姐，再見。」 我手中的槍響了。



「砰！砰！」



隨著雙乳被子彈擊穿，她的臉上突然露出一種不解的表情，似乎是痛楚，又像是不敢相信，然後用一種奇怪的眼神看著我，雙膝一軟，倒了下去。



只見她仰躺在地上，兩條被牛仔褲緊緊繃著的性感長腿拚命蹬踢，雙手向兩旁平伸，用力地摳住地板，臀部微微抬離地面，全身一片痙攣。



不一會，我看到她的襠部濕了，我想，她的表演真是逼真，連尿失禁都表演出來了，了不起！



最後的知情人只剩下林娜了。



她今天的打扮非常性感，一身白色的連衣裙，裙擺很短，白色高跟鞋，肉色褲襪，使修長的雙腿暴露無遺。



她似乎也被這場面嚇壞了，身體保持著一種僵硬的姿勢，臉上是凝固的恐懼的表情。



我忍住笑，心裡希望她別在我開槍後忘了表演。



於是我暗示她：「別摔疼了，林小姐。」



然後再次扣動扳機。



隨著槍聲，在她白色連衣裙的胸口部位出現了一個暗紅色的彈洞，「啊喲！」



她呻吟了一聲，張開雙臂，直挺挺的向後倒去，身體重重的摔在地上，發出一聲很大的悶響。



她的兩腿反彈起來，雙腳抬得很高，腳尖指向天花板，然後無力的落在地上，整個人像一個大字型仰面躺在地上。



太誇張了！我心裡想。



不過我還是給她的表演打了高分。迷底就要揭穿了！



我看到李菁菁已經開始哭泣，丁茹萍癱坐在地上，忽然覺的有點過分。但我還是想最後再戲弄她們一下，我選擇了李菁菁，一方面我要報復一下她的小聰明，一方面我不忍心再嚇唬我喜歡的丁茹萍。



她已經被嚇得渾身顫抖，嘴唇不停的哆嗦。



我走向李菁菁，她靠在牆上，上身穿的是一件白襯衣，白襯衣在腰間打了個節，下面穿一條藍色牛仔短裙，渾身線條畢現。



看到我走過來，她歇斯底里的尖叫起來，聲音刺激，性感，像被強姦時發出的叫聲。



她的尖叫聲更刺激了我的惡作劇的念頭，我用一種陰森的語氣對她說：「害怕了，李小姐？」



她緊靠在牆上，大聲尖叫：「不，不要，不要殺我。救命，救命，啊，啊！」



我對她說了句：「愚人節快樂！」



就扣動了扳機。一股鮮血從她胸口噴出，她慘叫一聲，用手摀住胸脯，臉上露出痛苦的表情，嘴張得大大的，眼睛也睜得大大的，然後順著牆壁慢慢滑到地上。



我不由的感到納悶，她怎麼會倒下去呢？



一時間我呆在那裡，過了幾秒鐘，我蹲下身，抱起離我最近的諶穎，她渾身癱軟，像一灘泥，脖子像紙糊的一樣，頭歪到一邊，臉色蒼白，臉上毫無表情。



我摸了摸她的鼻息，已經沒有了呼吸。



再摸摸她的頸部，脈搏也沒有了。



我大吃一驚，手一鬆，她掉到了地上。



我撲到章妍的身邊，把她抱起來，她閉著雙眼，嘴微微張開，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，嘴角帶著一絲滿足的微笑。



我搖晃著她的身體，喊著她的名字，她的樣子就和平時睡著了一樣，可就是搖不醒了。



再來看林娜，她還在抽搐，雙腿伸得筆直，腳尖繃得緊緊的，全身不停地顫動，短裙在掙扎時翻了起來，露出了裡面白色內褲，褲襠部位是一大灘淡黃色的水漬。



這時候傳來了丁茹萍那無力的聲音：「先生，我可以和你談談嗎？」



我把章妍的屍體輕輕的放在地上，轉過身坐到丁茹萍的面前。



她這時已經鎮定多了，不再哆嗦，但說話還帶著哭腔。



她問我：「真的是章妍的先生讓你做的嗎？」



我說：「不，是章妍讓我做的。她說這是一個遊戲。」



她嘆了口氣說：「這一定是章妍計劃好的，她在利用你殺死我們這些人。」



我問她：「這是為什麼呢？」



她說：「你不知道章妍的先生要和她離婚嗎？她是在報復他。」



我問她：「她為什麼要選擇殺死你們來報復她的先生？」



她慘笑了一下：「這些人有一半是她先生多年的情人。諶穎是她先生要和她離婚的主要原因。」



我問她：「你也是嗎？」



她點點頭。「那誰不是呢？」



「趙曉莉，李菁菁。」



我不解的問她：「那為什麼要害她們？」



「她們是她的情敵，她們的男友是章妍的情人。」



我深深的嘆了口氣：「沒想到她是個這麼狠毒的女人。」



「最毒婦人心嘛。」



我笑了笑：「這話應該我說。」



「但是我弄不明白的是，章妍她自己為什麼也讓你打死？」



丁茹萍自言自語地說道。



關於這一點，我倒是知道，但我沒有告訴丁茹萍。



我站起來，走到茶几旁，把手槍放在上面。



拿起她們喝剩下的一杯茶，喝了下去。



又拿起茶壺，咕咚咚喝乾了，然後坐在沙發上，看著丁茹萍。



她試探的問我：「你還會殺死我嗎？」



我回答：「是的。」



她說：「是因為她嗎？」



「不，為我自己，我必須殺妳滅口。」



她聽了不再說話，默默的坐在那裡。



過了很久，她忽然露出高興的樣子，對我說：「你是個漂亮的男人。你能在我死之前最後再愛我一次嗎？我想在高潮的時候死去。」



聽了她的話，我不忍心拒絕這個我最喜歡的漂亮女人的最後要求，我走過去，解開她的牛仔褲，褪到小腿上。



她裡面穿的是肉色的絲質內褲。



她有些不好意思，臉紅起來。



我不由得笑了。



我脫掉她的衣服鞋襪，把她抱到浴室裡，放進浴缸。



她是個豐滿的女人，成熟性感。



我邊為她洗澡邊對她說：「妳知道嗎？妳是我最喜歡的女人。」



她聽了後羞澀的笑了。



洗完澡我把她抱進樓上的一間睡房，這是一間很大的日式睡房，她躺在蹋蹋米上，把雙腿分開，膝蓋彎曲，像青蛙狀。



她雙肩渾圓，乳房高聳，極富彈性。



她緊閉著雙眼，繃緊嘴唇。我的眼光開始凝視她的私處，並且在心裡和章妍的作一個比較。



她的陰毛很多並且很黑，陰阜的肉很厚。



做愛的時候撞上去一定很舒服，發出的撞擊聲音也一定好聽。



而章妍的陰毛稀疏，只在陰部上面有一點，並且顏色很淡。



陰阜也沒肉，每次都撞在骨頭上，撞得生疼。



所以和她我寧願從後面做，撞她的屁股。屁股總還是有些肉。



丁茹萍的穴是很深的褐顏色，大小陰唇都很厚，長滿皺摺。



章妍的就薄多了，幾乎沒有皺摺，顏色較淡，中間是嬌嫩的粉紅色，像少女的穴。



我的下體已經挺起來了，龜頭已經變得很大，漲得發紫。



我脫光衣服，趴到到她的身上。就在我剛要插入的時候，我忽然想到，驗屍官會在她的屍體內找到我的精液，那會成為我殺人的證據。



我從她的身上爬起來，坐在地上。



她睜開眼問我怎麼了，我說：「妳是想要給警察留下證據吧？」



她嘆了口氣說：「你是個聰明的殺手。」



我回答她：「不，我根本就不是個殺手。」



我轉身走回客廳，拿起手槍回到她的身邊，她驚恐的看著我。



我沒有說話，拿起一個枕頭放在她的臀部下面，分開她的兩腿，她的陰部暴露在我的面前。



我走到靠牆的一個櫃子邊，拿出一瓶油。



我把油抹到槍筒上，跪到她的兩腿中間，先在她的陰部周圍抹了一些油，然後扒開她的陰道口，輕輕的試探著把槍筒插進去。



經過幾次嘗試，我終於把槍筒插入了她的陰道。



我輕輕的來回拉動槍管，她的身體隨著我的動作來回做著往復運動，一對高聳的乳房也上下顫動不已，波濤洶湧，雪白的肚皮則像春水一樣輕波蕩漾。



槍筒那金屬所特有的冰冷和堅硬刺激著她的器官，再加上對槍走火的恐懼，使她很快達到高潮。



大量的粘液順著槍筒流了出來，我用手指沾了一些聞了聞，在一股很濃的腥味裡夾雜著一點尿騷味。



我拔出手槍放在地上，站起身走出門去，進了章妍的睡房，這裡我來過無數次。



我走進浴室，對著馬桶用手把精液打了出來，然後用水把馬桶沖乾淨。



我打開浴缸的水龍頭，轉身走進睡房，躺在章妍的床上，開始想今天所發生的事情。



今天是事情太不可思議，我顯然是被章妍利用了，成了她的殺手。



我忽然明白了她為什麼今天赤腳穿淺藍色連衣裙。



她在暗示我她要去死，去自殺。



只不過不是自己服毒，而是利用我的手來自殺。



她同時也在告訴我她很在意我和我的感受。



很多次當我們的遊戲達到高潮時，她告訴我說我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男人，我從來沒相信過她，認為她只是在逢場作戲。



今天我相信她說的是真的。



在我給了她完美的捆綁和無情的死亡遊戲後，她在肉體無比痛苦的時候，心靈得到了極大的快慰。



當她像女死囚一樣跪在我的面前，接受我的行刑的時候，她感受到的是一種痛苦和扭曲滿足。



這是她的丈夫和她其它的那些高尚男友所不能給她的。



我以前只是把她當成一個主顧，而今天，在她死後，我發現我已經愛上了這個女人，儘管她是一個蛇蠍心腸的女人。



浴缸裡的水放滿了，流了出來。



我走進去，泡在熱水裡，全身放鬆。



有一小會，我幾乎睡著了。



當我清醒過來的時候，我從浴缸裡出來，用浴巾把全身擦乾。



光著身子走進章妍的睡房，拿了她的一套肉色真絲內衣。



我以前經常給她拿衣服，還要從裡到外給她穿上，所以對她的衣服放在哪裡都很清楚。



我走出她的睡房，向丁茹萍待的那個房間走。



當我拉開房間的推拉門的時候，我期待著一顆子彈射進我的胸口，然而什麼也沒發生，丁茹萍坐在那裡，雙手抱著膝蓋出神。



看見我進來，對我笑了笑說道：「你不擔心我逃跑嗎？」



我也對她笑了笑：「我更擔心一顆子彈打中我的腦袋。」



她說：「可惜我的槍法沒那麼好，不然有你好瞧的。」



我先穿上自己的衣服，坐到她的面前。



把衣服放下，對她說：「這是章妍的，妳穿上吧，可能有點小，只能湊和了。」



她搖了搖頭說：「不，讓我就這麼待會。」



我坐在她的身邊，默默的看著她。



她還是在那發楞。



我問他：「妳在想什麼？」



她用一種憂怨的口吻慢慢的回答我：「想死。」



「想死？」



「是的，我想到過各種死法。坐飛機摔死，出車禍撞死，甚至想到被瘋狂的影迷殺死。」



「像約翰籃農？」



「對，像約翰籃農。可就是沒有想到這樣的死法，這更像是一部電影」



「還是周星馳的電影。」



她笑了：「也就他能想出來，那個該死的。」



我倒了一杯水遞給她，她說了聲謝謝就喝了下去，接著說道：「可惜這是最後的演出，我演得不好。」



我安慰她：「妳是全世界最美的女人，我會永遠記住妳。」



她對我說：「我有個請求。」



「什麼請求？」



「我能不能換個死法？」



「行，妳想怎麼死。」



「我喜歡絞刑，妳能絞死我嗎？」她的聲音很輕。



「好的，我答應妳。」



她抬起那雙水靈靈的大眼睛，甜甜的笑了：「我還有一個請求。」她說。



「說吧！」



「我喜歡你剛才用槍奸我的感覺，等一下我死後，你能不能在那裡給我一槍？」



她低下頭，含羞地說道。



我很吃驚，但我還是答應了她。



「謝謝你！」



聲音很輕，但聽得出充滿了喜悅。



我指著地上的衣服催促她：「快穿上吧，時間不多了。」



她搖了搖頭：「不，我要像瑪麗蓮夢露那樣死去。」



「妳是指不穿衣服嗎？」



她點點頭：「人本來就是赤條條的來到這個世界，也要赤條條的走。」



「妳像個佛教徒。」



「不，我是基督徒。」



我腦子裡忽然閃過一個念頭，於是我問她：「我也有個請求。」



「什麼？」



「我想把妳綁起來。」



她很奇怪的問我：「為什麼呀？我不會反抗的。」



我說：「因為我想看看妳被綁起來的樣子。」



她勉強笑笑：「今天的戲你是導演，一切都聽你的。」



我一面答應她，一面走到櫃子跟前，拿出一條七彩的絲光綁繩。



那是我給章妍準備的，可她不喜歡，她喜歡粗糙的麻繩，所以從來沒用過。



今天正好在丁茹萍身上用一下，看看效果如何。



繩子分成四股，其中兩股的中間有兩個圈，正好套住乳房。



我把兩個圓圈套在她那高聳挺拔的乳房上面，把這兩根繩子勒到她的後背勒緊，她被勒得有點疼，輕輕的叫了一聲，但沒有說話。



我把繩子在上臂上繞了兩圈，打上一個結。



她的乳房被勒得鼓漲起來，像兩個皮球一樣。



我把垂在她胸前的另外兩根繩子從她的身體的底部繞到她的身後，兜住她屁股和大腿之間的大摺，在大腿根上繞了兩圈，然後從她的屁股溝裡勒上來。



繩子深深的勒住了她的陰部和肛門，把她勒得很癢，她用大腿夾緊了繩子，兩腿交替的動著，用繩子來磨擦她的陰部。



我把她的胳膊在背後拉直，用這兩股繩綁住她的手碗。



然後用另外兩根繩子把兩臂盡量拉近，這樣就顯得胸部更加突出了。



把她綁好後，我為她穿上黑絲襪和高跟鞋，帶她來到浴室裡面，讓她對著浴室的鏡子看看效果。



她似乎也很喜歡，一邊歪著頭看，一邊開玩笑說：「很好呀，這一定會成為今年最流行的時裝的，嘻嘻！」



趁她在浴室裡欣賞我的傑作的時候，我回到房間裡，從櫃子裡拿出一根絞索，搭在天花板上的鐵鉤裡，我調整好高度，把絞索的另一頭栓在牆邊的暖氣管上。



我走出房間，拿了一張高凳，放在絞索下，再把一張矮凳放在高凳的旁邊，她正好也從浴室回來。



看到空中的絞索，她的腳步立刻停頓下來，渾身顫抖了一下，臉上的表情也僵硬起來，她努力想笑一下，但笑的很難看。



她的聲音也顫抖起來：「最後一場戲要開拍嗎？」



「很對不起妳，妳有什麼話嗎？」



她沒有回答。



我問她：「剛才妳為什麼不逃走？。」



她還是沒有回答。



我又問了一遍：「妳為什麼不逃走？妳本來可以逃走的。」



她這次真的笑了一下：「為了把戲演完，導演。最精采的部份不能沒有女主角。」



我對她說了聲：「謝謝。」



然後走到小桌旁。



「請過來吧，丁小姐。」



她這時已經邁不開不了。



一個年輕女人對死的本能的恐懼，使她全身的肌肉僵硬，兩腿不聽使喚。



我只好走過去，攙著她走過來。



她整個人壓在我的身上，她很重，我費了很大勁才把她支撐住，沒讓她倒下去。



可我沒辦法把她扶上凳子。



她靠在我的身上，開始嚶嚶的哭泣。



我伏在她的耳邊說：「妳閉上眼睛吧。」



她順從的閉上眼睛，我小聲的說：「妳很害怕嗎？」



她哭著回答：「是的。」



「不要害怕，這是通往天堂之路。天使在這裡引導妳，來吧。」



我把她的一條腿抬起來，把她的腳放在矮凳上。



「向前走，邁上這個台階。這是天堂門口的台階。」



她站在了小凳上，我再把她的腳拿到高凳上。



「走吧，進了這個門你就能見到主了。」



她終於邁步站到了高凳的上面。



我站到小凳上，把絞索套在她的頭上，將她一頭漂亮的秀髮從絞索內仔細理出來，然後收緊繩套。



她緊閉雙眼，我能感到她內心的極度痛苦和悲哀。



我問她：「妳現在心裡想的人是誰？」



她從嘴裡輕輕吐出兩個字：「驊哥。」



我楞了一下，輕輕抱住她，低聲說道：「他就在妳的身邊，在擁抱妳，親吻妳。他會永遠和妳在一起，再也不會離開妳了。他在和妳做愛，他多強壯啊。他在瘋狂的愛妳，妳已經變的很high，很high。」



她不再哭泣，臉上的表情變的輕鬆起來，嘴角甚至露出了微笑。



我鬆開抱住她的胳膊，踢倒了她腳下的凳子。



她猛的向下墜落，脖子上的絞索把她拉住，她開始在空中晃動起來。



只見她的兩腿叉開，筆直的伸向地面，繃直的腳尖也指向地面，彷彿要努力在地上找一個支撐她身體的支點，但絞索無情的拉住了她，把她的生命從她的身體裡一點一點的拉出來，拉向遙遠的星空，把她的身體一點點的拉進黑暗的墳墓。



一分鐘……兩分鐘……五分鐘……



她的生命力似乎特別的旺盛。



終於，她在空中靜止下來了，只有失禁的尿液，從她的陰部一滴一滴的往下滴。



她低著頭，肩膀有點歪，閉著雙眼，嘴唇也緊閉著，臉上的表情很平靜，不像有的吊死的人那樣，翻著白眼，舌頭吐出來老長，而她就像睡著了一樣。



我把她放下來，讓她臉朝上平躺在地上。



她的頭歪向一邊，雙腿微曲，由於被綁的雙手擱在身後，使她的身子向一側微微傾斜。



我拿起手槍，瞄準她的陰部，扣動了扳機。



「砰！」



隨著子彈的鑽射，她的身體跳動了一下，然後在兩片大陰唇之間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彈孔，鮮紅的血肉一塌糊塗地翻了出來，點點鮮血濺得到處都是。



我又待了一會，才起身離開。



我沒有在她的身上蓋任何東西，就讓她赤身裸體的躺在那裡，像瑪麗蓮夢露死後那樣。



這是她死前的願望。



我走出房間，客廳裡沒有一點聲音，那是死的沉寂。



地上東倒西歪的躺著五具美麗的屍體，每一個死去的都曾經是人間尤物，那一堆堆癱在地上的軟綿綿胴體，仍舊散發著難以抗拒的誘惑力。



我無心欣賞，走過去抱起章妍的屍體，走出客廳，進入她的睡房，把她輕輕的放在床上，坐在床邊注視著她。



她的臉色蒼白，但表情平靜，臨死時的那個微笑仍然掛在她的嘴角上。



我抓住她的一隻手，在心裡罵她：「妳這個狠毒的女人，妳很得意啊，妳的詭計成功了。妳為什麼要這樣做呢？」



我把她的雙手重疊放在胸口上，整理好她的衣服和頭髮。



她的姿勢和她在那部電視劇中的最後一個鏡頭完全一樣，只是這次她再也起不來了。



我輕輕的親吻了一下她，然後轉身向門外走去。



在經過客廳的時候，我又向裡面看了一眼，剩下的四具女屍靜靜的躺在那裡，沒有一絲氣息。



夕陽透過寬大的落地窗照射進來，在屍體上塗上了一層金黃色。漫天晚霞比血色還要更紅。



回到我的住處後，我倒頭就睡。



第二天中午才醒來。



我走出門，買了報攤上幾乎所有的報紙。



每種報紙都在頭版以很大的篇幅報導了昨晚的事件，很多還配發了現場的照片和她們每個人的照片。



報導的標題都很醒目：



「驚天大案，六女星喋血」



「別墅血案，六美女慘死」



「血色黃昏，六美女伏屍別墅」



「艷屍遍地，六明星別墅遭慘殺」



「六女星慘遭殺害，丁茹萍裸屍睡房」



「女屍驚現別墅，六明星香消玉隕」



報導對現場的情況都做了詳細的描述，還有關於她們每個人的介紹。



對案件發生的原因也做了猜測，其中一種說法很具有代表性，以下是一篇報導的片段：



「由於血案發生的地點是在章妍的別墅，因此兇手的目標可能是她，其它人只是因為碰巧在現場而遭人滅口。據傳章妍目前和她的先生正在準備離婚，兩人之間因財產問題而產生糾紛。章妍在這個敏感時刻慘遭殺害，使人產生許多猜測。」



三天以後，一架飛往多倫多的飛機騰空而起。我拿開蓋在臉上的報紙，透過舷窗向地面望去，心裡默默的說：「再見了，章妍。再見了，丁茹萍。安息吧，美女們。」







說明：本文在原作者的基礎上作了如下修改：



1、主人公姓名（原人物姓名和現娛樂圈某些明星姓名諧音）



2、部分情節。



以上修改未與原作者商量，請原作者諒解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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